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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

明報特輯部製作

作家李蘭妮寫過《曠野無人—— 一個憂鬱症患
者的精神檔案 》。時隔十四年，她再推出新著
《野地靈光——我 住 精 神 病 院 的 日 子 》。與此
前所作同為紀實文學，而後者是她在廣州和北京
先後兩次因憂鬱症住院的經歷和見聞。作者披肝
瀝血，顯露真相，揭開了為公眾所不熟悉的「 另
一個世界 」的日常狀態。兩本紀
實文學合在一起，恰是李蘭妮同
類題材寫作的雙璧。

我不願意因為題材極其罕見而
用「 另類 」一詞形容她的寫作。
在她看來，這種常人難以理解或
即使看到也盡力迴避的生活正是
她的日常狀態，再正常不過了。
她的日常實際上離這邊的世界也
並不遙遠，只不過我們通常抱了
不願正視或者只是獵奇的心態敬
而遠之罷了。我特別佩服李蘭
妮，她是中國作家群裏非常了不
起的人物。她有一支「 解剖自
己 」的妙筆，意志頑強，與憂鬱
症有時搏鬥，有時和解，堅持了
那麼多年。她憑無比的愛心和
勇氣，引領我們走進精神病患者
奇特的世界，讓更多人關注罹患
的邊緣人群。寫這樣的書，她要不時喚起症發的
難受，回憶起她自己痛苦的經驗，甚至再次經歷
曾經的噩夢。書裏每一行她寫下的句子，都是她
心裏的一滴血。她願受此煎熬而寫作，豈非靈明
一點，直通天地。人群裏，作家佔少數；作家
裏，得憂鬱症的佔少數；得過憂鬱症而又能直面
煎熬，揭出病苦的作家，少之又少。於是李蘭妮
的紀實寫作成為了罕見而珍貴的讀本，為我們了
解、預防和關懷受類似的精神困擾的人提供了別
樹一格的經驗。我自己也從中學了很多。都說開
卷有益，李蘭妮的這本新著是名副其實的開卷有
益，值得向公眾大力推薦。

關於憂鬱症的明確訴求

憂鬱症和類似精神困擾症候的困難之處在於患
者與公眾的雙向迴避習慣，因此存在高度隱蔽
性。有個詞叫諱疾忌醫，如果問哪一種病症最有
可能諱疾忌醫，憂鬱症一定位列前茅。因為迴
避，因為隱蔽，就像埋藏身邊的地雷，一旦發
作，隨時不經意間就爆發出來。我的同門師兄，

處於精力旺盛創造的盛年，忽然毫無徵兆地結束
了自己的生命。誰也想不到才華橫溢的他會選擇
自殺。其實憂鬱症離常態的社會生活並不遙遠。
李蘭妮告訴我，十個人裏面約有一人罹患精神類
疾病，這是醫學統計的結果。《野地靈光》裏記
錄的住院病例有五、六歲的孩子，有中學生和研

究生，大叔大嬸就更多了。不
分年齡，不分職業，皆有可
能。我在校園執教鞭二十年，
所指導有限的學生裏就有五人
得了需要看醫生程度的憂鬱
症，輕度的精神困擾也有。所
有這些信息都通往一個清晰的
結論：現代社會裏，尤其是大
都市，包括憂鬱症和精神困擾
問題不容忽視，患者需要正
視，公眾需要改變。憂鬱症和
精神困擾症候的嚴重和緊迫正
是《野地靈光》存在的價值和
意義。

李蘭妮《野地靈光》有一個
明確的訴求：讓讀者增加對憂
鬱症的了解，以及應該如何應
對。然而她的書畢竟又不是有
關病理的醫學陳述，也不是心

理和精神分析報告。她採用了紀實文學的寫法，
感性呈現，這是她的高明之處。紀實題材，換言
之當屬第三者觀察報告。然而她卻反其道而行
之，採用第一人稱實地記錄見聞。以自身求醫訪
道的經歷和所見案例現身說法，不僅文筆親切，
飽含深情，而且呈現實況，促人思考。凡病都涉
及私隱，尤其是這種被普遍誤解的疾病，動不動
被說「 黐線 」、「 發神經 」的病，要以身「 試
法 」需要很大勇氣。敍事人稱的選擇通常被認為
只是修辭手法的問題，殊不知它也是一個作家的
膽識和勇氣問題。文學要感人、入心，修辭手法
背後體現的正是作家的道德勇氣和坦誠。事實
上，憂鬱症固然有生理性的一面，但也有精神性
的一面。也是由於其精神性的一面，導致了不足
為外人道的顧忌。然而患者若能突破此心理顧
忌，坦誠面對，也一定有益於治療康復。李蘭妮
的現身說法正是一個可以效法的楷模。她的做法
也為具有相同病症折磨的人樹立起重新出發的標
杆，她不但克服了病痛的折磨，也由此取得了文
學的功業。

不一般的紀實文學

長久以來，文明社會基本上把精神病患者當成
「 異類 」，似乎此外也找不到什麼更可取的辦
法。正因為這樣，「 去芳村 」（廣州精神病院的
所在地）就成了一個聽之令人毛骨悚然的詞。連
長輩也會用「 送芳村 」來恐嚇反斗的頑童。可
見，怎樣人性化對待得了精神病的患者，社會還
有很長的路要走。李蘭妮寫《 野地靈光 》的時
候，心裏一定裝類似的問題。她既是作家，也
是患者。在她漫長病史中，也一定見過投來異樣
甚至歧視的目光，一定遭遇過不那麼人性的對
待。這些她的書也寫到了。李蘭妮明白自己作為
作家的責任，用手中筆，糾正社會對精神病患者
的偏見，讓他們得到更加人性的關懷，從而推動
精神衛生事業的發展。正是出於這崇高的關懷和
愛心，她選擇了與一般紀實文學不一樣的修辭表
達：除了有事件和病例，還有我國精神病治療史
的演變輪廓和精神病知識點。這後面的部分放在
了兩個緊跟病院紀實的欄目，一個叫「 歷史閃
回 」，一個叫「 醫學選摘 」。前者讓讀者返回歷
史，後者讓讀者多識廣聞精神病的分類和治療方
法。我是讀了李蘭妮的書才知道「 芳村 」一詞真
正的由來。它是我國第一所收治精神病患的醫
院，由晚清傳教士嘉約翰於戊戌變法之年（一八
九八）建立於廣州白鵝潭對面的芳村，初名惠愛
醫院。我也是讀了她的書才知曉原來精神病分出
那麼多種類，文明社會對它的治療從鎖鏈、監禁
逐步走向藥物、水療、電療。孔子當年說到「 三
百篇 」的好處，其中之一是「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 」。李蘭妮的跨文體寫作使得《野地靈光》起
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
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

弗洛伊德晚年從早年對精神
病的治療轉向思考精神疾病的
成因。他把思考寫在了篇幅不
長的小書《文明及其不滿》。
他認為精神類疾病其實是文明
社會的病，是人類為了過上文
明生活卻付出了病理反應的代
價。毫無疑問，弗洛伊德的晚
年論斷打開了我們認識精神疾
病的窗口。文明並非十全十
美。只不過這代價不是由所有
社會成員均等地付出，而是落

在了某些社會成員身上，文明的代價由他們來承
擔了。從這種認知出發，精神疾病就不僅僅是病
患者本人的問題，它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把病患
看作純粹的「 異類 」，以粗暴的方法對待病患，
是完全錯誤的。尤其是今天的中國社會，正經歷
由農耕形態向工業化、甚至後工業化形態的急
劇轉型，都市化迅速擴展，越來越多人離開家
庭、家園和故土，離開原來賴以生存的資源支援
系統來到陌生的城市。人的生活形態加速原子
化，這導致都市個體的生存壓力大增，精神健康
問題日漸嚴重，亟待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中國有句古話：「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 」李
蘭妮本人的寫作實踐就是活的樣板。精神憂鬱也
不純粹是生命負面的因素，一旦你能以強大的生
命意志加上藥物治療度過一波精神憂鬱的潮汐，
也許就能煥發出常人難以想像的創造力。古今中
外，有不少作家、藝術家都曾罹患過不同程度的
精神憂鬱症，如托爾斯泰、拜倫、陀思妥耶夫斯
基、梵高、柴可夫斯基等，這個名單還可以拉出
一長串，但他們的生命都激發讓人震驚的精神創
造力。弗洛伊德以「 昇華 」理論來解釋此種現
象。他認為人類之存在文學、美術、音樂和宗
教，乃是由於本能和欲望遭受現實壓抑轉而尋求
精神釋放所致。不論我們接不接受弗洛伊德的解
釋，精神意志在克服憂鬱症等病患中肯定是起作
用的。李蘭妮的兩本書反覆出現曠野和廢墟的意
象，孤獨的折磨和對孤獨的抗爭，構成了她生命
的常態。當然事實也證明，她是對抗精神憂鬱的
強者。她本人憂鬱症的病史幾乎重合於她的創作
歷程，可以說屢著屢病，屢病屢著，沒有被憂鬱
症壓垮，相反卻先後奉獻出兩部關於精神憂鬱可

圈可點的紀實文學。她是一個
令人欽佩的作家。我讀過她的
新著，僅以此小文向這位意志
剛強的作家表示敬意。

（作者為中國評論家、廣州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野地靈光》作者李蘭妮。
（明報資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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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發蒙啟智的作用，讓公眾建立起對精神病患健康、文明、人性的正確觀念。 」作者讀過李蘭妮《野地靈光》一書，感歎社會

對精神病患者仍帶有歧視，更覺李蘭妮敢於面對自身的苦痛，揭露真相，無論在文學上抑或為人，都是一項難得的功業。

【特 稿】■

「 十一 」長假猶在疫中，無法
外遊，只得居家閒覽書報，假裝逃

離現實片刻，尋些時光穿梭之趣，自己
逗自己開心。深圳建特區前的老寶安縣委曾
經有自己的黨報，即一九五六年創刊的《寶安
農民報 》。此報後改名《 寶安報 》，又更名
《寶安日報》，延續至今。一九五六年十月六
日的《寶安農民報》一版右下方加框刊登了一
篇故事，題為〈女「 武松 」空手活擒猛虎〉。
僅讀標題我就大感興趣，蓋因立刻想起前幾年
曾聽人說，上世紀六十年代，寶安縣還發生過
老虎吃人的事情。報紙上既然有打虎女英雄的
報道，可見傳聞還是有些影子。

仔細一看，發現我想多了。原來這個故事並
不是發生在寶安，那個「 女武松 」打虎的現場
原來在清遠的陽山縣江口鄉宮花村。且說那日
早飯後，四十六歲的女社員鄭鳳下地勞動，走
到村後山崗時，忽遇一猛虎迎面撲來。鄭鳳來
不及拿鋤頭，更無好漢武松的哨棒在手，只好
迎頭空手搏擊：左手頂住老虎下顎，右手在老
虎耳邊猛力連擊數拳。老虎狂怒，急於掙脫，
那「 女武松 」雖多處遭咬傷，但死不放手。一
人一虎相持二十分鐘後，鄭鳳抓住機會，縱身
騎上虎背，一面繼續捶打，一面高聲叫人。報
道說：「 這隻七十多斤重的大蟲就這樣被活捉
了。 」

那時的《寶安農民報》每星期三、六出版，
每期僅四開單張，兩個版面，容量極小，可謂
「 寸版寸金 」。頭版登這樣一篇外地「 女武
松 」的打虎故事，僅為了有趣嗎？不會。我翻
了一九五六年大半年的報紙，沒有發現哪一版
哪一篇的內容是「 有趣 」的。黨報的宗旨，是
指導各行各業的各種工作，內容是否「 有趣 」
不會是選稿的標準。那麼，這篇打虎故事也就
是有「 指導性 」的了。指導什麼呢？我想應該
是——打虎。

據此可以想像，在上個世紀的五十乃至六十
年代，今天的深圳地區還是有老虎出沒的。當
然，很快也就沒有了。一九九七年版《寶安縣
志》列舉本地野生動物時，只說有果子狸、穿
山狸、穿山甲、山豬、山狗等，連個「 虎 」的
影子都已不見。可是，這版縣志的「 大事記 」
部分又說：「 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
此地狼虎成群，傷人甚多。 」

傳聞中老寶安縣那隻吃人的老虎是被打死了
的，詳情我得繼續查考。如果傳聞為真，那隻
「 殉職 」的老虎可能是深圳地區最後一隻行動
自由的野生老虎了。

（作者為深圳報業集團副總編輯、《晶報》
總編輯。）

最後的老虎 ●胡洪俠

香港攤檔，其實是獨立的鐵皮小屋，高不過
八呎餘，佔地僅有寸土，格式整齊，領有牌
照，立根舊區，從開埠至今已挺過百餘年風雨
了。從上環到筲箕灣，由荃灣到觀塘，仍有攤
檔五千，抓緊原地，咬住土壤，在歷史洪流
裏，見證着小販生涯的掙扎與尋常百姓的低消
費。

攤檔植根旺地，街頭巷尾之間，坐擁方寸之
地，尺寸劃一，外型方正，設計簡陋，四塊鐵
皮再加頂蓋，鐵枝攔腰，扣上橫閂，合乎規格
的固定攤檔立即成型。從前一律髹上墨綠色，
沉實不華，較經得起歲月磨蝕，如今偶然也有
繽紛色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是攤檔盛世，數目接近四
萬，那時沒有大型商場，市民又普遍貧窮，出
售廉價物品的攤檔最受歡迎。路旁購物，古已
有之，熙熙攘攘，似是承接了北宋張擇端《清
明上河圖》的風光。

一條大路，樓上民居，樓下店舖，卻在馬路
兩旁對稱地布下攤檔，做成舖外有檔，於是馬
路窄了，營商面積則大為擴充。布局有其心
思，主題不乏鮮明，春秧街集中食用，鴨寮街
售賣音響與電子產品，文華里紛陳圖章。攤檔
接近車流人流，佔了先機，但檔次跟店舖不
同，各有客源，密集供應招徠人流，亦不失為
共生形態。

當年政府為小販創造了機遇，申請牌照而獲
批者，只要恪守條例，哪管學歷有限、資本微
薄、寸土狹隘，總之有「 恆產 」就有「 恆
心 」。曙色未露，賣蔬菜水果的已摸黑到菜欄
果欄，然後木頭車快人一步推着希望回來。最

教人動容是全家上陣，媽媽胸前
掛藍布錢袋，一面買賣，一面反
手哄拍孭帶裏的嬰兒。二三小童
挨近媽媽，低頭在水果木箱上做
功課。攤檔養大一窩孩子，市聲
譜寫香江故事。

攤檔儘管會多擺些籮筐，還兩支
竹竿撐起臨時簷篷，然而亂中有序，不
失分寸。攤戶之間儘量包容和諧，安分守
己，少生事端。那年頭忙於奮鬥，懶得無謂爭
拗。廉政公署成立後，社會重視廉潔，欺壓攤
檔的種種漸漸減退。法治點滴，沁透人心。

攤檔，頑守寸土，據地謀生，自成風格。卑
微而堅韌，細小而英勇，不嫌空間有限，反而
靈活善用每一角落。浮生百態，潮流風尚，拼
搏精神，法治氛圍，無意間都融入攤檔風景
裏。

（作者為香港資深作家。）

攤檔立根寸土中 ●黃秀蓮

▲香港攤檔，其實是獨立的鐵皮小屋，高不過
八呎餘，佔地僅有寸土，格式整齊，領有牌
照，立根舊區，從開埠至今已挺過百餘年風雨
了。（黃秀蓮攝）

【文化綠蔭】■

◀李蘭妮著《野地靈光——我住
精神病院的日子》，二○二一年
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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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年七月三日下午，沈西城先生在社交
媒體上披露：「 倪大哥今午走了！ 」一時不禁恍
惚。隨後接到公司通知，《 倪匡新編 》準備再
印。翻檢舊版，不禁回想起當年為出版《倪匡新
編》與倪匡先生交往的二三往事——

我任職的出版公司曾經陸續出版了一批圖書，
我自忖還算是叫好也頗能叫座。其中「 香港四大
才子 」：金庸、倪匡、蔡瀾、黃霑本人文集或他
人所撰均囊括在內：

先是二○一二年五月選編出版蔡瀾先生的《快
活》，書名是他親題，反響不錯，蔡瀾先生後來
還買了一批饋贈親友；二○一四年五月推出黃霑
先生同窗李雪廬先生的《黃霑呢條友》，坊間再
起「 滄海一聲笑 」，豪邁再現；二○一五年九月
《俠之大者》，將海內外眾多著名學人、金學研
究者、金庸武俠小說迷的紀念文章薈萃成冊。封
面上倪匡、陶傑、蔡瀾、胡菊人、劉再復和潘耀
明眾名家連袂力薦，言簡意賅，一時珠璣。

至此，「 四大 」已出其三，是時候向倪匡先生
約稿了。

大概是二○一五年中旬某日，我隨《 明報月
刊》總編輯潘耀明先生以及彭潔明小姐登倪宅拜
訪。一番問候寒暄，接着表明來意。誰知倪匡先
生例牌式哈哈笑了幾聲：「 抱歉！已經封筆，恕
難從命。 」原來大約在二○○五年，他就宣告
「 寫作配額用完 」，不再著文。眾人一再婉勸並
出示其他三位才子樣書「 曉之以義 」，倪匡先生
終首肯，同意我們選編一本。

新編另闢蹊徑

怎麼選？如何編？倪匡先生一生寫作頗勤，涉
筆多種文體，可謂著作等身。可是我們卻不欲人
云亦云炒冷飯，總要另闢蹊徑出以新意。我具體
經手，頗費些思量。時值上一年（二○一四年）
一月《明報月刊》副冊《明月》創刊，有潘老總
一文：〈我的散文比小說寫得好！——談倪匡的
「 體性 」〉，看完我驀然一動：何不以此為引，
循跡搜去？

一番查閱，主旨漸顯：
倪匡先生曾夫子自道：「 我的散文比小說見解

更深。 」
他的老友蔡瀾先生則毫不隱諱：「 我一向喜歡

他老兄的散文多於小說。……他的散文真好看，
我擔保。 」

陶傑先生更是讚譽有加：「 倪匡不但是小說聖
手，還是散文能手。……如果擁有一卷倪匡散文
的先知箴言錄，對於黑夜，我們就會無懼。 」

至此，路向已明：就以他的散文為主，輔以相

關資料，姑謂之「 新編 」。
那段時間，案頭堆滿倪著，網頁全是倪匡，香

港中央圖書館更是我每周必去的方舟。
文章基本定奪，均選自公開出版書刊。接着就

是挑選配圖——這是該系列一大特點。這種選圖
配文工作量不亞於謀篇布局編校文字，且更費心
力。對此我頗執着：所選圖片要盡可能與當頁文
字內容相符或相近，以收圖文並茂兼形神兩似之
效。難度不小，樂趣更大。

當其時，我最喜談古論今描人狀物的香港文壇
掌故。因此書中所選文章，均係倪匡先生記述他
所交往相識的港台文友，包括他自己的妹妹亦
舒。讀者可從目錄略窺一斑：

開篇是自序和他序，接着第一部分收了兩篇最
新訪談錄，都是潘老總親自出馬，以示鄭重；第
二部分「 數風流人物 」，分成六小節：「 （一）
金庸吾友 」、「 （二）蔡瀾此君 」、「 （三）懷
念黃霑 」、「 （四）想起古龍 」、「 （五）憶三
毛 」（之所以把三毛單列一節，倪迷們當知，當
年倪、古、三是有生死契約的摯友，當得起），
和「 （六）香江文海一瓢飲 」（此節選了十七篇
文章記述港台十五位文友）；第三部分「 倪匡談
亦舒 」，既談兄妹情，也論亦舒文；第四部分，
「 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 」，是倪
匡先生晚年最奇特的一劫；最後是「 附錄：名家
論倪匡 」，收了蔡瀾、陶傑對倪匡先生的推崇讚
譽，惺惺相惜。

此類散文，知人論世，品書談文，輕鬆感性，
看似花絮小道，實則以小見大，於細微處見宏
旨、顯真情。當初選編蔡瀾先生《 快活 》亦如
是。

一番努力，書稿圖文終編校成型，我登門送校
對清樣給倪匡先生審閱。應門的是一位中年女
士，倪匡先生介紹是他的女兒，剛從國外返港看
望父母。倪匡夫婦有一兒一女，兒倪震，女倪
穗。女常居海外，較少在港。我們客氣地打個招
呼，她去了另一間房，我和倪匡老在客廳交談。

灑脫又細膩的倪匡

第二天倪匡先生打電話叫我過去拿回清樣。進
門坐下，他翻到第二部分「 數風流人物 」的
「 （四）想起古龍 」一節，其中某頁上的照片是
我從網上搜得，畫面是他與一年輕俏麗女子合
影。他說不要用這一幅，換其他。問其因，他坦
蕩地笑笑：原來照片中那女子是他年輕時常去台
灣與古龍等人交往結識的情人（姑隱其名）。現
在年紀大了，年輕時的浪子行徑不欲令老妻不快
（這是他的原話）。言畢他哈哈又笑幾聲。倪匡

先生人情世故練達通透，設身處地為他人着想的
一面令我印象深刻。我們尊重他的意見另選配
圖。

編校時遇到疑惑處，打電話請教倪匡先生，每
次他都很爽快，有問必答。記得在編校到第二部
分「 數風流人物 」的「 （二）蔡瀾此君 」一節，
所選文章裏倪匡先生借用章回小說體格式布局，
以古詩句作分章節標題。其中第二回「 桃花潭水
深千尺 」，原稿（選自正式出版物）卻是「 深百
尺 」。我愕然：這是有意改動古詩以出新意嗎？
還是一時筆誤？抑或編輯疏漏？馬上操起電話打
給倪老，三言兩語他聽明白了，很爽快回應：
「 請你幫忙改正過來吧！ 」

其後，還有幾次往來。記得有一次是香港中資
出版界元老藍真先生女公子藍列群女士託潘先生
代為預約，是幫一個機構去給倪匡先生倆老拍照
另作他用。當時公司離倪宅近，潘先生着我先過
去帶路引介，他們隨後趕到。幾天後，接藍小姐
轉來一批照片，後來忘了是在哪個廣告還是其他
什麼場合看到這批照片，專業的拍攝水準果然不
一樣。尤其是那一束白色鬱金香相伴二老同框，
歲月的溫馨溢框而出，令人感動。

還有一次隨眾人探訪——現在回想覺得不無蹊
蹺 ——。每次去訪，我尤喜聽倪匡先生談天說
地，看似隨意閒談，實則內裏乾坤。當時倪匡先
生談興正濃，我們也聽得津津有味，突然電話鈴
響，他起身去接。隱約聽出，對方像是在推銷，
一般人可能三兩句就掛線了，沒想到倪匡先生竟
然很耐心聽完並客氣婉拒。我們覺得大可不必，
徒耗時間。他哈哈兩聲說：「 人家也是為了搵
食，不容易，我有大把時間，聽她講完又不花我
的錢，對方可以得一次電話推銷記錄，就當幫一
個小忙吧。 」沒想到喜作哈哈一笑如彌勒佛般勘
破紅塵隨性灑脫的倪匡先生，竟也細膩如斯！又
一次自然流露出替他人考慮的真性情！然而更加
沒想到的是，他的這種在滾滾濁世中如一股清流
般的善意竟被宵小無情糟踐！令人意難平。二○
一五年八月十一日，倪匡先生接了一通電話……
就此中招，所幸有驚無險。這次遭遇就是書中第
四部分那篇〈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
案〉。

《倪匡新編》書稿終付梓，同年十二月面世。

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

至此，「 香港四大才子 」的文集出齊了。隨後
幾年間，這個系列漸成規模，作者陣容愈加可
觀，計有（以出版先後排序）：陶傑《大作家的
情色執照 》、《 歷史的荳蔻情人 》；蔡瀾《 快

活》；李雪廬《黃霑呢條友》；羅孚《我重
讀香港》；劉天賜《往事煙花》（劉德華先
生親筆題簽書名）；顧媚《繁華如夢》；沈
西城《 舊日風景 》、《 西城紀事 》；大山
《 俠之大者 》；倪匡《 倪匡新編 》，以及
《 我 與 金 庸 》， 和 蔣 芸《 彼 時 此 時 其
時》、《眼中 心中 意中》（兩書均請得黄
永玉老及其兒子黄黑蠻先生設計封面圖案）
等。至今回看心中不無成就感。

在此必須要提一筆：通過潘耀明先生引
介，這個系列的大部分書名請得香港文學界
前輩吳其敏先生哲嗣吳羊璧先生題簽，為這

些 佳 作 錦 上 添
花，功不可沒。
想起那時每有新
稿，印前去請題
簽，印後去送樣
書，吳太應門，
吳生對答，倆老
謙 和 ， 平 靜 淡
泊。至今回想令
人遐思悠悠，心
嚮往之。吳羊璧
先生也是編輯出版中人，更是知名作家，一九七
九年就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卻另外又在書法界
闖出一片天地。二○○五年在上海大學出版社一
口氣出版了一套三本的「 書藝廊 」叢書：《書法
長河》、《書家與書藝》和《下筆如有神》，我
還專門網購了一套，不時翻看，時有小得。此為
題外話了。

這批香港文壇名家紀實之作，為香港文史留下
一批難得的文獻資料。我有幸親自參與全過程，
期間甘苦不足為外人道。經年下來，竟編出了興
味、眼力和修為。我一直對公司提供的這個好平
台心存感激。能寓興趣於稻粱謀，人生一得。

有一個插曲與此書有關：《倪匡新編》面世後
的某天中午，潘耀明先生摯友貝鈞奇先生宴請倪
匡先生伉儷。除了做東的貝先生、主賓的倪匡夫
婦，還有陶傑先生、藍列群女士、潘耀明先生和
彭潔明小姐等人，記得那次好像還有政府負責文
化的官員，我忝陪末席。倪匡先生有午飯後小憩
的習慣，他們吃完就與在座眾人告辭，潘先生和
彭小姐親自攙扶兩位老人離席下樓，我也一起送
下去。隨後潘先生他們上車陪送回倪宅，我轉身
進門正要上樓返回宴席，突然接到印刷廠電話，
是一本正要開機印刷的書稿有問題需要馬上處
理，我來不及上樓解釋，只好匆匆趕回公司。此
舉甚是失禮！後來在另一次飯局上，我特意起身
行至貝先生座前敬酒，不着一語，仰頭喝乾——
歉意盡在杯中。

《倪匡新編》付梓前，請倪匡先生寫幾個字，
他慨然應允，以作自序：

以寫作為業半世紀，出版了許多本書，這本，

最特別。這本書，全是舊作，卻屬新編。編者加

了許多圖片，還加了許多他人的評論，手法高

明，本是冷飯，加料熱炒，新意遂生，讀者諸

君，若有所得，也就不負編者的一番心思了。

書中文字，前後貫串數十年，有些早已全忘記

了，忽然重現眼前，自覺很有趣，別人怎麼看？

顧不得了，哈哈。

倪匡

二○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香港

一句「 手法高明，本是冷飯，加料熱炒，新意
遂生 」。我心中釋然亦欣然。

這次再版重睹舊作，既喜卻悲復惆悵！

二○二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初稿

二○二二年十月十六日改定

（作者為香港出版人。）

▲《倪匡新編》乃舊文配上最新訪談，
各路名家皆推崇備至，倪匡本人亦頗為
滿意。（蒙憲提供）

秋天的告別
●北京師範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 楊紫嫻

果真是入秋了，連常年暑氣逼
人的廣東入了夜也有了些許寒
意。熱鬧慣的蟲兒們不再叫
囂，經過草叢時只聽到窸窸窣
窣的低語。黑天鵝在池邊依偎
着，享受獨屬它們的靜謐。暖黃
的燈光在前面若隱若現——那是從一處書院的窗
櫺漏出來的，同時還流出一陣歡聲笑語。我的眼
眶不知怎的忽然濕了，思緒飄回一年前的秋天，
恩師同樣是在這處書院，把盞話詩，侃侃而談。
不論內容多艱深，先生的課從不古板，總是妙語
連珠，逸聞趣事信手拈來，把我們逗得哈哈大
笑，好不快活。他是學界泰斗，地位令人生畏，
但暖黃燈光照着他眼角溢出的笑紋，卻顯得格外
親切。時過境遷，先生的音容笑貌仍在我腦海中
揮之不去。我上台作為學生代表演講，他坐於嘉
賓席向我投來讚許與肯定的目光；我遭同窗非
議，他告訴我少年心事當拏雲，要向遠處看……
得遇如此恩師乃人生之幸，奈何聚散有時，書院
裏不復杏壇詩話，盛夏的燦爛謝幕，恩師也告別
我們，踏上新的旅程。細雨潤物無聲，枯葉落向
永恆，枝椏將會抽出新綠，迎來新生。

秋日的落葉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揚 帆

秋天應當是怎樣的概念？
小時候的秋天，大概是上學路上枯葉落滿一地，清

潔工人把馬路上的黃葉堆到路邊來，然後用竹掃把一
併將落葉掃入膠簸箕中。我猜，這應該是為了防止高
速駛過的車把樹葉濺到渠裏去，把通水的地方塞住，
那時的渠蓋還是黑色長斜條型的樣子。

我小時候以為大概四季都各自佔四分一年，因此能
輕易下定論，說九至十一月是秋天，十二至二月就是
冬天，三至五月便是春天，六至八月自然是夏天。後
來長大了，才知道世界之大，各地氣候有所不同。所
以當我在享受春日微風時，有人在感受秋天的涼意；
當我在抱怨夏日的熱度時，有人正把自己包裹在溫暖
的被窩裏；當我在看着秋風吹起的枯葉時，有人在觀
察花間飛舞的蝴蝶；當我吃着煨番薯時，有人痛快地
暢泳於室外；當然也有的人從頭到尾一直穿着數層衣
服、手套、耳套才能外出。我能感受的，和他人自然
不一樣。

現在的秋天，大概是樹木枝葉茂盛、雨水充足的炎
熱時份。酷熱的天氣持續到十一月才可能完結，萬般
生物的作息也隨之改變，於是冬天開始樹葉變黃，春
天落葉，夏天才開始生長，秋天正是長得燦爛的時
候。這倒告訴了我一個道理：世間萬物沒有什麼是必
然的，植物如是，動物如是。

秋天的浪漫
●廣州暨南大學 鄭冰心

郁達夫在《故都的秋》裏說到
南國的秋「 色彩不濃，回味不
永 」，似乎並不怎麼討文人的
喜。它勾不起人慨歎年歲的心
緒，不夠蕭瑟也不夠淒清，葉子
仍齊齊整整地掛在樹上，綠得溫
柔。身在南方，秋只是夏冬之間的過渡，短暫而
悄然。但在我心中，秋天卻浪漫得別有一番滋
味。

一到秋天，母親就迫不及待地給我郵寄來文旦
柚。文旦柚時節初至，還不是它滋味最妙之時，
是打了折扣掩了真容的朦朧味覺。待到柚子收了
水，就可以痛痛快快手起刀落——它的皮肉筋毫

不黏連，可以輕易地完整剝下來，躺在手心，安
靜得像貝殼。一口咬下去，浸潤在秋意裏了。文
旦柚味美易剝，我總是一不小心吃多，一個半下
了肚，打嗝都是柚子氣。

吃完後出門消食，與朋友在校園裏漫無目的地
流連。雞蛋花的香味躲進鼻子裏又很快散去，晚
霞醺醺然，由火燒般的紅漸漸渲染成濃墨般的
藍。生活被焦慮環繞着，我們被各種計劃催着奔
忙。終於不管不顧地拋下所有的煩惱，在這個秋
天的校園裏，從天明散步到天暗。一抬頭看到月
亮，想起奶奶說過拿手指彎月，耳朵會被割掉。
實在好奇真相，又害怕話語靈驗，便與朋友約
定，等到月圓之日鑽個空子，試上一試。秋食秋
味，秋雲秋月，是我疲憊的日子裏偶遇的浪漫。
郁達夫願意折去壽命的三分之二，留住北國的秋
天。而我只想成為南國的一棵樹，在秋天來臨的
時候，披上月色，聽風唱歌。

回憶倪匡先生二三往事──《倪匡新編》再版隨筆 ●蒙 憲

秋日童話【學府點滴】■

編按：「 隱約聽出，對方像是在推銷，一般人可能三兩句就掛線了，沒想到倪匡先生竟然很耐心聽完並客氣婉拒……」誰知後來接了另外一通電話，「就此中招，所幸有驚

無險。這次遭遇就是書中第四部分那篇〈老貓燒鬚記——我所親歷的電話騙案〉。 」適逢《倪匡新編》再印，作為編輯的作者翻檢舊版，憶及從前與倪匡交往的點滴。遂撰文

與讀者分享，緬懷一代泰斗的風采。


